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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学者，
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郑敏
先生，因病于2022年1月3日在北京逝世，
享年102岁。
郑敏，1920年7月18日生，福建闽侯

人。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读哲学
系，1943年毕业。在西南联大就读期间
开始诗歌创作，得到当时诗歌评论界的
高度肯定。1949年4月由上海的文化生
活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第一本诗集《诗集 
一九四二——一九四七》，确立了她在中
国新诗史上的重要地位。1948年，赴美国
布朗大学就读，获英国文学硕士学位。
1955年返回祖国，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
研究所工作，从事英国文学研究。1960年
调入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任教。

1月3日清晨，当郑敏先生的女弟子章

燕，通知我郑敏先生仙逝的消息，我瞬时

惊呆了。郑敏尽管已是百岁老人，但我印

象中她只是年老，而没有大病，以她的身

体状态，肯定还能再挺几年。但不幸的消

息还是传来了，我陷入了深深的哀思之中。

郑敏是中国当代诗坛的一个奇迹。从

1939年进入西南联大，在冯至先生引领下

写出第一首诗，直到21世纪初，她从事诗

歌写作70余年，真可谓是中国诗坛的一株

历经风霜雨雪依然丰茂挺立的世纪之树。

在上世纪90年代，郑敏写下了《我的

爱丽丝》一文，将自己数十年来诗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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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路历程娓娓道来，这是20世纪一位富

有代表性的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精神旅

行。尽管几十年来历经各种挫折、坎坷与

磨难，但不论是在贫穷、战争，还是在浊

流、浩劫面前，对于郑敏而言，诗歌就是

她内心深处、深埋在无意识中的那个小女

孩——爱丽丝，宁静、安谧，任凭风霜雨

雪都不能伤害到她。

心中的爱丽丝在冥冥之中指引着郑敏

的诗歌之路。1939年郑敏考入西南联大，

进入哲学系。西南联大名师云集，其中有

两位老师对她的人生与创作道路产生了重

大影响。一位是她的德语老师冯至，1942

年当她把自己的第一首诗呈送给冯至先生

的时候，冯至说了一句话：“这是一条很

寂寞的路。”这句话让郑敏对未来的命

运有了充分的精神准备，从此她以寂寞的

心境迎来诗坛的花开与花落，度过了生命

中漫长的有诗与无诗的日子。另一位老师

是哲学家冯友兰。郑敏听过冯友兰先生讲

“人生哲学”课。冯先生把人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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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为由低而高的“四大境界”：自然境

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郑

敏在西南联大听了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哲学

课后，她体会到：“只有将自己与自然相

混同，相参与，打破物我之间的界限，与

自然对话，吸取它的博大与生机，也就是

我所理解的天地境界，才有可能越过得失

这座最关键的障碍，以轻松的心情跑到终

点。”晚年的郑敏曾说过：“写诗要让人

感觉到忽然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如果我还在

这个世界，就不用写了。”进入新世纪后，

她在《诗刊》上发表《最后的诞生》，这是

一位年过八旬的老诗人，在大限来临之前

的深沉而平静的思考：

许久，许久以前
正是这双有力的手
将我送入母亲的湖水中
现在还是这双手引导我——
一个脆弱的身躯走向
最后的诞生
⋯⋯
一颗小小的粒子重新
飘浮在宇宙母亲的身体里
我并没有消失，
从遥远的星河
我在倾听人类的信息⋯⋯
面对死亡这一人人都要抵达的生命的

终点，诗人没有恐惧，没有悲观，更没有

及时行乐的渴盼，而是以一位哲学家的姿

态冷静面对。她把自己的肉体生命的诞

生，看成是第一次的诞生，而把即将到来

的死亡，看成是化为一颗小小的粒子重新

回到宇宙母亲的身体，因而是“最后的诞

生”。这种参透生死后的达观，这种对宇

宙、对人生的大爱，表明诗人晚年的思想

境界已达到其人生的峰巅。

应当说，从踏上诗坛的那天起，郑敏

就显示了她与同时代诗人的不同。以同属

于九叶诗派的女诗人陈敬容为例，陈敬容

的诗是忧郁的少女的歌吟，郑敏则是静夜

的祈祷者。以同是西南联大诗人的穆旦、

杜运燮为例，郑敏的诗中没有入缅作战的

《草鞋兵》的坚韧，也没有“滇缅公路”

上的硝烟与灰尘，更没有在野人山的白

骨堆上飘荡的“森林之魅”。但是郑敏有

自己的东西，那就是哲学的沉思与人文的

气质。用郑敏自己的话说，就是以哲学作

为诗歌的底蕴，以人文的感情为诗歌的经

纬，这是郑敏得自冯至的真传，亦是理解

郑敏诗歌的切入点。

如果说“以哲学作为诗歌的底蕴，以

人文的感情作为诗歌的经纬”，标志着郑

敏诗歌的精神境界与思想高度，那么“使

音乐的变为雕刻的，流动的变为结晶的”

则代表了郑敏诗歌的独特的艺术追求与

艺术风范。郑敏的诗歌具有一种里尔克式

的、深沉的、凝重的雕塑之美。在郑敏的

诗中不时会有着光洁的雕塑般质感的意象

出现。在前期的代表性诗作《金黄的稻

束》中，她提炼出一个现代诗歌史上的经

典意象——“金黄的稻束”。诗人把站在

秋后田野中的稻束，想象为有着“皱了的

美丽的脸”的“疲倦的母亲”的雕像，很

自然地就把金黄的稻束与博大的母爱联系

起来。进而诗人又用“收获日的满月”为

这座雕像抹上了光辉，用暮色里的“远

山”为这座雕像添加了背景，而始终伴随

着雕像的是“静默”，正是在静默中，在

对历史的回溯中，让人感到了母爱的博大

与深厚。在当代女性诗人中，郑敏突破了

女性写作仅仅关心消解男权、解除性禁

锢、自由发挥女性青春魅力的层次，在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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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与沉思中达到了一种新的高度。

郑敏不仅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一位

重要诗人，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诗歌理论

家，这在现代女诗人中尤为难得。对郑敏

来说，对诗歌理论和西方文论的研究不仅

是高校教师的职业要求，更是她人生的需

要。在郑敏看来，诗歌的创作与理论的探

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她的诗歌有浓郁

的哲学底蕴，她的论文又不同于普通的哲

学著述，有明显的诗化色彩。郑敏的诗歌

理论著作，偏重内心沉思，凝结着她丰富

的诗歌创作实践，贯穿着对宇宙、自然和

人的哲学思考，力图把深厚的民族文化积

淀与西方诗歌的现代意识交织在一起，是

中国新诗理论建设的重要成果。郑敏的诗

学思想十分丰富，就对国内诗歌理论界影

响最大的几点而言，主要包括对诗歌创作

无意识领域的开掘、对诗歌内在结构的研

究、对于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关注与诗歌语

言问题的探讨、对新诗应当继承古代诗歌

优秀传统的思考等。作为有70余年创作经

历的老诗人，作为对中西哲学和文学理论

有充分了解的学者，郑敏提出的命题都是

经过她认真思考的。她对古典诗歌优秀传

统的断裂由衷地痛惜，她对当前新诗创作

状态的不满和批评，实际上体现了她对中

国新诗的深厚情感与生命深处的渴盼。她

由接受冯至的启蒙和现代主义的洗礼开始

新诗的写作，到经由后现代主义向古典诗

学传统的回归，这随着20世纪文化思潮划

出的诗歌与诗歌理论的运行轨迹，本身就

能给人们以足够的启示。

郑敏先生是我的长辈，从年龄上说，

她只比我的母亲小两岁。我从粉碎“四人

帮”以后不久，便认识了郑敏先生。她的

慈祥、敏锐与渊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此后由于工作关系，我曾多次带研

究生访问郑敏先生。听她讲诗，讲述她的

人生经历，在谈完正题后，她又会和我们

谈起诗坛，谈起社会，谈起教育，谈起全

球生态环境，无怪乎她的家人称她是“忧

国、忧民、忧地球”了。郑敏，这位生命

力超常旺盛的诗人，创造的信念就像太阳

那样明亮，任凭岁月流逝，世事变迁，她

那颗不老的诗心总会应合着时代跳动着，

给我们留下美好的期许。

如今这位百岁长寿的诗人仙逝了，但

她生命的奇迹，她在耄耋之年依然保持的

创造激情，她为我们留下的光彩的诗篇和

诗论，将永远镌刻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

也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头。

（转自《光明日报》，2022年1月7日）

清华儿女首钢人，① 一生奉献赤子心。
功碑高阁云初起，群明湖上画廊深。②

精品无言传后世，钢城十里景色新。
夺金恰在雪飞天，冬奥今来又思君。③

迎冬奥 • 忆故人

○郑文会（1959届土木）

——怀念原首钢设计总院副院长姜蔼如同学

①姜蔼如1965年清华土木系毕业分配到首钢

设计处，在首钢工作四十多年。其父亲姜

书麟学长1932年毕业于清华经济系，其堂

叔父姜书阁学长1930年毕业于清华政治学系。

②姜蔼如在首钢主持规划设计的若干精品工

程中的两个，此外还有陶楼、文馆、厂东

门广场等。

③姜蔼如于2020年11月18日在美国女儿家中

去世，享年80岁。


